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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湘方言擦音声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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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新化方言研究》中记录的新化方言在 5 个相同的发音部位上，存在清浊

对立的 10 个擦音，是汉语方言中擦音数量非常多的方言；其 10 擦音系统在世界语言中

也属于数量较大的异质组（heterogeneous set）。本文通过对新化方言擦音田野调查的

录音分析，统计了新化方言中擦音的变化情况，分析了新化方言 10 个擦音的音长、音

强、DTW 距离等声学特征，可知新化方言仍保有 10 擦音系统，但表现出了较强的浊音

清化趋势。清擦音音长较长，音强较弱且末端带有骤升段。根据 DTW 距离对 10 个擦

音重新分类后可知，10 个擦音的清浊对立较为明显，部分发音部位为舌尖后、舌面前的

擦音被单独分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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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擦音的研究现状

Maddieson（1984）对世界上的 317 种语言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 296 种语言（约

占 93.4%）有一种及以上的擦音。他的研究还发现，每种语言的擦音数量在 0 至 23

之间，但是众数是 2（被调查的语言中 20% 左右有 2 个擦音），平均数约为 4；仅有

6.3% 的语言擦音数量超过 8。当一种语言的擦音数量大于等于 9 个，就可以称该种

语言的擦音系统为异质组（heterogeneous set），构成其擦音系统的擦音之间区别特征

往往也较为复杂，不仅包含是否带音、发音部位是否对立，还包含广泛的附加发音特

征（secondary articulation）、音长是否对立等。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境内语言核心词汇声学数据库及计算研究”

（19ZDA300）、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6321202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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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晓锋（2011）对 140 种汉语方言进行类型学调查后发现，被调查的所有汉语

方言都有擦音，擦音数量在 2 至 10 之间，但是超过一半的汉语方言只有 4 个或 5 个

擦音（78/140），新化方言是被调查的方言中唯一一个 10 擦音系统的方言，是擦音数

量最多的方言。

从世界语言、中国境内方言的类型学调查结果来看，新化方言的 10 擦音系统表

现出了极大特殊性。新化方言擦音不但数量多，远超世界语言和中国方言的平均数

量，而且 10 个擦音 /f、v，s、z，ɕ、ʑ，ʂ、ʐ，x、ɣ/ 可以仅通过是否带音和发音部位 2 个

特征完全区分开来。这样规律的擦音系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罕见的。本文以

新化擦音为研究对象，测量其声学参数，以期为确定汉语方言擦音数量边界以及研

究世界语言、方言大数量擦音系统提供重要参考。

尽管擦音在世界语言、方言中具有较大普遍性，但关于擦音声学特征的分析还

比较有限。擦音是气流通过两个发音器官靠拢形成的狭窄通道时造成的湍流发生

摩擦而产生的噪音，往往细微的位置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擦音；因此，声学上区分不

同擦音的参数目前还在不断探索中，主要测量的参数有音长、音强、谱重心（Gordon

等，2002；冉 启 斌 等，2012；冉 启 斌，2017；Kochetov，2017）、动 态 时 间 规 整（Dynamic 

Time Warping，DTW）、距离（冉启斌，2020）等。本实验测量了新化擦音的音长、音强、

DTW 距离参数。

1.2  新化方言的研究现状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新化方言划入湘语区娄邵片新化小片，鲍厚星、颜森

（1986）将新化方言划入湘语区娄邵片，两者在新化方言的方言分类上形成了共识。

其主要特点是全浊声母今读浊音。

《新化方言研究》将新化方言分为城区话、河东话、河西话 3 种并进行了细致描

写。3 种本地话保留了部分或全部的古浊擦音，都存在 /f、x/ 混读的现象。此外，《新

化方言研究》还以区域人群年龄 30 岁为界，将新化方言分为新老两派，二者的主要

差异在于浊音的保留情况不同。调查时发现本地老年人（50 岁以上）保留完整浊音；

中年人（30 岁至 50 岁）有明显清化倾向；青少年（30 岁以下）浊音大量清化。表 1 为《新

化方言研究》中记录的新化方言新老派擦音发音情况。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收录了 1935 年赵元任对新化县龙源村音系的记录。此

次调查中新化方言的擦音仅有 /f、s、ɕ、h/4 种，其中 /f/ 通常变为双唇音 /ɸ/，/ɕ/ 在与 /y/ 

连读时读音类似 /ʃ/。调查的地点龙源村地处新化县和新邵县交界处，曾被分入新邵

县。但报告同时指出新化方言大约有 3 种，3 种本地话没有特殊差异。《湖南方言调

查报告》所记音系与《新化方言研究》所记音系有较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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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化方言研究》中新老派擦音发音情况

老派 新派 代表字

清擦音

/s/ /s/ 死 虽 腮

/ɕ/ /ɕ/ 写 勺 学

/f/ /f/ 夫 匪 富

/ʂ/ /ʂ/ 师 史 舌

/x/ /x/ 黑 海 好

浊

擦

音

全部清化

/z/

/s/ 诵 颂 饲

/ɕ/ 旬 循 巡

/tsʰ/ 辞 词 垂

/ʑ/
/ɕ/ 贤 旋 校

/tɕʰ/ 仇 详 常

部分清化 /v/
/v/ 饭 魂 肥

/f/（奉母、匣母） 符 湖 户

保留浊音
/ʐ/ /ʐ/ 日 惹 任

/ɣ/ /ɣ/ 河 鞋 含

《新化方言研究》将所记音系与以往研究进行对比。其所记音系与《湖南省方言

普查总结报告》 《新化音系及其声调声母实验》《娄底地区普通话语音教程》等语音、

音系研究结果都较为相似，认为新化方言中存在清浊和发音部位对立的 10 个擦音。

本文主要依据表 2 中所示的《新化方言研究》中记录的新化方言擦音系统进行

发音字表设计和调查，并据此标注调查录音的原始声母，与根据录音听辨的实际声

母（包括零声母）进行比较，分析了新化擦音的变化方向和频次。表 2 所示新化方言

擦音还可以分为咝擦音 /s、z，ʂ、ʐ，ɕ、ʑ/ 和呼擦音 /f、v，x、ɣ/（朱晓农，2010）。

表 2 新化 10 擦音系统

唇齿 舌尖前 舌尖后 舌面前 舌根

擦音
清 /f/ /s/ /ʂ/ /ɕ/ /x/

浊 /v/ /z/ /ʐ/ /ʑ/ /ɣ/

2. 实验情况

发音人来自湖南省新化县，平均年龄 44 岁（范围在 34 岁至 47 岁之间），2 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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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共 6 人。依据新化县内部方言分区，发音人可以分为 3 类。第 1 类，讲城区话，共

4 人；第 2 类，讲河东话，共 1 人；第 3 类，讲河东话和城区话（出生地与现居地），共 1 人。

其中 ACDE 四位发音人均不会其他方言，方言比较纯正；发音人 B 会一点普通话，发

音人 F 会讲普通话。基本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发音人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方言分区 是否会讲普通话

A 男 49 城区话 否

B 女 34 河东话 会一点

C 女 47 城区话 否

D 女 45 河东话、城区话 否

E 女 47 城区话 否

F 男 40 城区话 是

发音字表为新化擦音调查字表，详见附录。字表依据《新化方言研究》中 21 页

至 34 页的《新化方言单音字表》及前文新老派发音、内部分区部分提及的特殊字汇

设计，涉及 /f、v，s、z，ʂ、ʐ，ɕ、ʑ，x、ɣ/10 个擦音，不同擦音的字数大体一致，共计 136 字（部

分字有多种读法或存在新老、地区差异，因此重复出现），实际发音中发音人偶有不会

念或漏读的情况，最终共得到有效录音 811 段，一段录音为一个音节（即一个字）。

录音采样率为 44100Hz，声道为单声道，存储位数为 16 位。使用 Praat 软件人

工标注后通过脚本进行切分和数据提取，然后进行音长、音强分析，动态时间规整

（Dynamic Time Warping，DTW）距离计算等。其中音强分析使用 Praat 脚本对每段擦

音依据音长百分比均匀地提取 30 个点进行计算。DTW 距离计算依据标注、切分后

的语音文件，每种擦音选取 3 个样本，通过 Praat 脚本自动比较，使用 SPSS 软件进行

绘图分析。

3. 擦音读音变化方向分析

本次调查中发音字表的实际读音与原始读音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浊擦音大量

清化，原擦音变为其他擦音、塞音、塞擦音或消失。部分变化与《新化方言研究》中老

派新化方言向新派新化方言的变化一致。

表 4 为新化擦音的变化频次与浊音清化情况统计。本次调查共获得实际录

音 811 条，其中 417 条（约 51%）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擦音绝大多数是浊擦音，

约 58% 的浊擦音录音中浊音清化。浊音清化是擦音变化的主要趋势。清擦音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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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擦音的现象也偶有出现，/f、v，x、ɣ，ʂ、ʐ/3 组擦音中个别音节擦音由清变浊。在

Maddieson（1984）的调查中，/f、v，x、ɣ/2 组擦音的浊清比（voicing ratio）分别是 0.50

和 0.53，超过擦音浊清比的平均值 0.43；/ʐ/ 是普通话里唯一一个浊擦音；这些因素可

能影响了 3 对擦音在个别音节中由清转浊。

原词表中浊、清擦音比值约为 1（414/397），变化后的浊、清音（包括变化后成为

塞音和塞擦音的情况）比值约为 0.23（150/661）。尽管 5 个浊擦音在新化方言中仍

有保留，但不难看出其清化趋势。新化方言中的浊擦音正趋于消失，10 擦音体系发

生较大变化，向湘方言均值（约为 6）和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 4 或 5 擦音系统趋近。

表 4 新化擦音变异频次与浊音清化统计

原始读音 原始读音 无变化 发生变化 变化占比 清化
主要清化

方向
清化占比

/f/ 72 65 7 9.72%

/v/ 77 7 70 90.91% 49 /f/ 63.64%

/s/ 79 73 6 7.59%

/z/ 75 11 64 85.33% 41 /s、ɕ/ 54.67%

/ʂ/ 78 64 14 17.95%

/ʐ/ 84 34 50 59.52% 26 /ʂ、ɕ/ 30.95%

/ɕ/ 78 63 15 19.23%

/ʑ/ 72 3 69 95.83% 58 /ʂ、ɕ/ 80.56%

/x/ 90 61 29 32.22%

/ɣ/ 106 13 93 87.74% 66 /x/ 62.26%

合计 811 394 417 51.42% 240 57.69%

根据发生变化的比例推测 10 个擦音的稳定性，变化比例越高稳定性越低，可以

得到以下序列（稳定性由高到低）：/s/ > /f/ > /ʂ/ > /ɕ/ > /x/ > /ʐ/ > /z/ > /ɣ/ > /v/ > /ʑ/。所

有清擦音稳定性均高于浊擦音。结合表 2 中擦音与发音部位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到

清擦音稳定性顺序基本与发音部位顺序相对应。除 /f/ 外，发音部位越靠前的清擦音

越稳定。/s/ 较 /f/ 更为稳定或许可以从类型学研究中得到解释。Maddieson（1984）

的调查表明，/s/ 是世界语言中最常见的擦音，这可能是 /s/ 更为稳定的原因。

浊擦音中，最稳定的是 /ʐ/，读音保留超过 40%。这是汉语普通话中唯一一个浊

擦音，/ʐ/ 的稳定表现可能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其次是保留 /z/ 读音的音节，保留比

例约为 15%。/z/ 是稳定性最高、世界语言中最常见的擦音 /s/ 的同发音部位对应浊

擦音，稳定性也较高。其他 3 个浊擦音保留比例都不超过 15%，三者之间稳定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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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意义不大。

表 5 展现了发音字表的现读音声母情况。从变化方向上来看，新化擦音或保留

原始读音，或脱落消失，或变为塞音、塞擦音、其他擦音甚至鼻音。结合变化的频次

来看，新化方言清擦音保留，浊擦音清化为主要规律。

表 5 新化擦音发音字表中现声母情况统计

原读音 共计 零声母 塞音 塞擦音 /ŋ/ /f/ /v/ /s/ /z/ /ʂ/ /ʐ/ /ɕ/ /ʑ/ /x/ /ɣ/

/f/ 72 4 65 1 2

/v/ 77 8 9 49 7 4

/s/ 79 73 4 2

/z/ 75 16 26 11 6 1 15

/ʂ/ 78 5 1 64 1 7

/ʐ/ 84 10 13 1 20 34 6

/ɕ/ 78 15 63

/ʑ/ 72 3 1 2 17 5 41 3

/x/ 90 12 8 6 61 3

/ɣ/ 106 4 17 1 3 1 1 66 13

具体分析擦音变化后的读音，音节声母变为擦音以外的情况有 4 种，分别变为零声

母、塞音、塞擦音以及鼻音。原声母为 /f、v、ʐ、ʑ、ɣ/ 时，音节可能变为以 /i、u、o/3 种元音

开头的零声母音节。/i、u/ 是介音；变化后 /o/ 为首元音的 3 个零声母音节都来自原声母

为 /ɣ/ 的“黄”字，很可能是擦音脱落的结果。变化后 /i/ 为首元音的零声母音节来自原

声母为 /ʑ/ 的“肉”字（3 个）以及原声母为 /ʐ/ 的“若、惹、认、热”等字。/ʐ/ 消失，所在音

节成为 /i/ 为首元音的零声母音节，是 /ʐ/ 作声母时除清化为 /ʂ/ 和保留为 /ʐ/ 外唯一的变

化方向。日母字在方言中变为零声母的例子并不少见，湘方言中的长沙城区话等也有

日母字变为零声母的例子，新化方言的这一变化可能受到了邻近方言区方言的影响。

/u/ 为首元音的零声母音节来源有 3 个，均为呼擦音。13 个 /u/ 为首元音的零声

母音节中有 12 个原声母为唇齿擦音 /f/ 和 /v/，还有 1 个为舌根擦音 /ɣ/，分别是原读 

/f/ 的“闻”（4 个），原读 /v/ 的“话”（2 个）、“雾”（6 个），和原读 /ɣ/ 的“祸”（1 个）。 

/f、v/2 个唇齿音总是与 /u/ 介音相联系。/f、v、w、u/ 发音部位相近，构成了摩擦程度

由重到轻，［+ 元音］特征不断增强的连续统，相互之间进行转换。/ɣ/ 的变化可能

是由于新化方言中存在 /f、x/ 混用现象，/ɣ/ 与 /x/ 发音部位相同，可能经历了清化为 

/x/、混用为 /f/ 后变为元音 /u/ 或脱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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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变为塞音的擦音都变为舌根送气塞音 /kʰ/。其中 1 个来自声母原读 /ʑ/ 的

“形”（来自发音人 F，这位发音人发音例外较多），其余来自原声母为 /v、x、ɣ/ 的字。

其中，原声母为 /v/ 的“逵”（2 个）、“葵”（2 个 )，原声母为 /x/ 的“凯”（3 个）和原声

母为 /ɣ/ 的“开”（3 个），4 个字在普通话中声母均为 /kʰ/，它们的变化可能是受到了

普通话影响。此外还有原声母为 /v/ 的“跪”（5 个），在普通话中声母为 /k/。新化方

言中有与普通话不送气塞音 /k/ 相同的音位，“跪”的读音变为 /kʰ/ 而不是 /k/ 可能与

其在新化方言中原声母为擦音，音长较长、需要送气这一特性相关。

/z，ʂ、ʐ，ʑ/ 这 4 种擦音可能会变化为 /tɕ、tɕʰ，ts、ts，tʂ、tʂʰ/ 等 6 种塞擦音。其中，

原读音为 /z、ʐ/ 而变为塞擦音的大部分录音来自发音人 F（20/29），发音人 F 会讲流

利的普通话，普通话对其影响可能较大。新化方言共有舌尖前、舌尖后、舌面前 3 个

发音部位的清送气、清不送气、浊不送气 9 种塞擦音，新化方言中的咝擦音仅向同部

位或相近部位清塞擦音发生了变化。此外，变化为鼻音的情况只出现了 1 次，发音

人 B 念的“红”字声母由 /ɣ/ 变为 /ŋ/，比较特殊。除变为零声母、塞音、塞擦音、鼻音

之外，擦音变为其他擦音的情况更为多见。

唇齿擦音 /f、v/ 之间互相转换，但大部分是由 /v/ 清化为 /f/。仅 1 例原声母为清

音 /f/ 的“闻”浊化为 /v/。此外，由于新化方言存在 /f、x/ 混用的现象，/f、v/ 还有变化

为 /x/ 的例子；/v/ 的变化路径可能是 /v/-/f/-/x/，呼擦音间相互转换。

舌尖前擦音 /s/ 发展为擦音的情况有 3 种，为保留原始读音 /s/ 或变化为其他咝

擦音 /ʂ、ɕ/。变化为 /ʂ/ 和 /ɕ/ 的录音大部分来自发音人 C（2/4；2/2），个人特征较为明

显。总体而言，/s/ 在新化方言中保留得比较完整，稳定性很强。与 /s/ 对应的浊擦音

/z/ 较为不稳定，发展为擦音的情况有清化为 /s/，保留为 /z/，由平舌变为翘舌 /ʐ/，清化

后由平舌变为翘舌 /ʂ/，清化为其他咝擦音 /ɕ/5 种。向 /ʂ，ɕ/ 的变化支持了《新化方言

研究》中新派方言变化方向的调查。

舌尖后擦音 /ʂ/ 大部分得到了保留，发展为擦音的情况有保留为 /ʂ/，浊化为 /ʐ/， 

变为平舌音 /s/ 以及其他咝擦音 /ɕ/4 种，均为咝擦音内部发展变化。/ʐ/ 除保留读音外，

变成其他擦音的情况有清化为同部位清擦音 /ʂ/，以及其他清咝擦音 /s、ɕ/3 种情况。

/ʐ/ 变为 /ɕ/ 的字有 3 个，分别为“受”“染”“善”，这 3 个字在普通话中的声母都不是

/ɕ/。尽管舌尖擦音变化为舌面前擦音 /ɕ/ 可以从咝擦音的发音部位比较接近中得到

部分解释，但是具体原因还有待探究。

舌面前擦音 /ɕ/ 相对稳定且变化方向最少，发展为擦音的情况只有保留原读音 

/ɕ/ 和变为清咝擦音 /ʂ/2 种情况。发音部位较为相近的 /ʂ/ 和 /ɕ/ 之间互相变化。与

之相对的浊擦音 /ʑ/ 发展为擦音的情况比较复杂，一部分得到保留，一部分清化为 /ʂ、

ɕ/，一部分前移为 /ʐ/，一部分后移为 /ɣ/，变化频率较高，方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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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根擦音 /x/ 也比较稳定。发展为擦音的情况除保留原读音外，还有与 /f/ 混用，

前移为 /ɕ/，浊化为 /ɣ/ 的情况。《新化方言研究》中提到新化方言中存在呼擦音 /f、x/

混读的现象。/x/ 的浊化可能与舌根擦音浊清比较高，本地方言河西话中 /x、ɣ/ 混用

现象相关。比较特殊的是 /x/ 变为 /ɕ/ 是由呼擦音变为咝擦音，这种情况比较罕见。 

/ɣ/ 发展为擦音的情况大多数是清化为相同部位的清擦音 /x/ 和保留原读音，此外还

有变为呼擦音 /f、v/ 的情况，均为呼擦音内部变化。

4. 音长统计

本节对变异发生后还存在的 10 种擦音做音长统计并绘制折线图和箱型图。从

图 1 中左侧的折线图可以看出，10 擦音系统中，浊擦音音长普遍短于同部位清擦音；

非咝擦音音长短于咝擦音音长。

图1右侧的箱图反映了擦音音长的分布情况，标签为该段擦音的序号。可以看出，

清擦音音长分布范围更广，离群值更多；浊擦音音长则较为稳定和集中。擦音具有［+

持续］的特点，新化擦音并不以音长作为区别性特征，因此清擦音可以在较大范围内

调整音长。另外，变化后清擦音数据较多，来源较为复杂，更容易出现离散趋势。

图 1 擦音平均音长折线图、擦音音长箱图

5. 音强统计

实验依据音长百分比均匀地提取了每段擦音 30 个点的音强数据，并据此绘制了

音强折线图。图 2 据表 2 中擦音发音部位的顺序绘制了清浊对立的 5 对擦音的音强

曲线。由于实际发音为浊擦音的录音较少，图2中清擦音音强曲线较浊擦音更为平滑。

清擦音的音强在 30 至 60 分贝之间，浊擦音的音强在 30 至 79 分贝之间，除 /ɣ/

外，所有浊擦音都有部分阶段音强超过 60 分贝，所有浊擦音音强都是某段或全程高

于清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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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擦音音强曲线整体呈缓升趋势，而清擦音音强曲线平缓上升后，末端都有一小

段骤升段。这是由于浊擦音发音时声带振动，音强较高，与元音音强差别较小；清擦

音发音时声带不震动，音强较低，与元音差别较大；擦音后接元音时，浊擦音音强保持

平缓上升可以过渡到元音音强，清擦音音强过渡段骤升才可以过渡到元音音强。

图 2  擦音音强折线图

观察图 2 中每对擦音曲线的距离可以发现，唇齿擦音 /f、v/ 的音强差距最大，

咝擦音 /s、z/ 其次，/ɕ、ʑ/ 再次，/ʂ、ʐ，x、ɣ/ 都出现了部分阶段清擦音音强高于浊擦

音的情况。发音部位比较靠前、在世界语言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清浊擦音内部音强

差距更大。

6.DTW 距离分析

为了保证样本数量一致，DTW 计算以数量最少的浊擦音 /ʑ/ 的数量为基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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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3），选取了每种擦音的 3 个样本。样本录音通过 Praat 标注后脚本自动切分而来；

通过 Praat 脚本自动进行 DTW 距离比较。

样本选取时，尽量保证发音人一致。但由于浊擦音样本太少，最终选取的 30 段

擦音录音来自 3 位不同的发音人。由于发音人差异、数据较少等原因，依据 DTW 距

离绘制的树状图分类与预期差距较大。

图 3  依据 DTW 距离绘制的擦音树状图

图 3 所示的树状图中，清擦音 /f、s/ 的距离最近，/ʑ/ 与二者较为接近；/ɕ/ 和 /

ʂ/ 较为接近；这 5 个擦音被划入同一个小分支。此外，/v/ 和 /ɣ/ 的距离较近，二者与 

/z/ 的距离较近。/x、ʐ/ 和其他擦音的距离较远。10 个擦音没有按照清浊、发音部位

一一对应聚类。

为了确认图 3 中 10 个擦音之间聚类的标准，接着用 SPSS 依据 DTW 距离绘制

了碎石图和载荷图。从图 4 的碎石图中可以看到，10 个因子才能提取 10 个擦音的

全部信息，但 2 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一半；同时，为方便观察，最终选择了 2

个因子绘制载荷图。

从图 4 所示的载荷图中可以看到，2 个因子将 10 个擦音分为 4 组，每组至少 1

个擦音，至多 4 个擦音。

因子 1 在图中表现为纵向线条，将 10 个擦音分为左侧 /ʐ、v、x、z/（由左至右排序）

和右侧 /ɣ、f、ʑ、ʂ、s、ɕ/（由左至右排序）2 组。在这一尺度上，距离最远的是 /ʐ/ 和 

/ɕ/。左侧组除 /x/ 外均为浊音，右侧组除 /ɣ、ʑ/ 外均为清音，且浊擦音 /ɣ/ 距离中轴线

较近；因子 1 可能代表擦音的清浊，2 组中出现的清浊特征不同的音可能是由于浊擦

音数量较小，特征表现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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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子 1 代表擦音清浊，那么横向分布的 10 个擦音由左至右的排序即为 10 个

擦音由浊至清、带音程度由高至低的排序。最左侧的 /ʐ/ 是普通话中唯一一个浊擦

音，在新化方言中保留程度也最高，带音程度也较高。/v/ 的带音程度其次，在新化方

言中保留得也较为完整，在世界语言中出现频率较高。擦音 /x/ 为清擦音，但出现在

浊音组中，可能是因为新化方言中 /x/ 的摩擦较重，且在新化方言清擦音中稳定性最

低。左侧组还有浊擦音 /z/。右侧组带音最重的是 /ɣ/，/ɣ/ 是浊擦音，但变化统计中，

它保留程度较低。此外，右边组还有浊擦音 /ʑ/，/ʑ/ 是新化方言中保留程度最低的擦

音。/f、ʂ、s、ɕ/4 个清擦音离中轴线较远，不带音，这 4 个清擦音在新化方言中稳定性

也最高。

图 4  碎石图及二因子载荷图

因子 2 在图 4 右侧的载荷图中表现为横向线条，将 10 个擦音分为上下两组。/ɣ、v、

f、z、x、s、ʑ/（由上至下排序）7 个擦音分为 1 组，/ʐ、ɕ、ʂ/（由上至下排序）3 个擦音为

1 组；因子 2 显示了发音部位的不同。除 /ʐ、ɕ、ʂ/ 外，/ɕ/ 对应的浊擦音 /ʑ/ 距离中轴线

较近，舌尖后、舌面前 2 对浊擦音发音部位与其他擦音相比较为特别。我们从新化擦

音的变化方向统计中也可以看到，存在 2 对擦音互相变化、相互混淆的情况。

整体来看，2 个因子将 10 个擦音分为 4 组，由左上开始的 4 组分别为 /v、x、z/，/ɣ、

f、s、ʑ/，/ʐ/，/ʂ、ɕ/，与树状图分类情况一致。

7. 结语

新化方言的擦音数量较多。本文通过统计新化方言中擦音的变化情况，分析新

化方言 10 擦音的音长、音强、DTW 距离，看到新化方言中仍保留有同发音部位清浊

对立的 5 对擦音，但是其 10 擦音系统正处于剧烈的变化中，5 个浊擦音表现出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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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清化趋势。新化方言中的 10 个擦音表现出了复杂的变化方向，但清擦音比较

稳定。

总体而言，清擦音音长更长，分布更加离散；浊擦音则相反。音强方面，浊擦音

较清擦音更高，这是由二者［± 带音］的区别导致的。清擦音音尾有骤升段，浊擦音

则呈平缓、均匀的上升态，这是由于浊擦音音强与元音较为相似，可以平缓过渡至元

音音强。

尽管由于选取的样本较少、发音人个体差异较大，根据 DTW 距离对 10 个擦音

进行分组的结果并不理想，但总体而言仍可以大致依据清浊、发音部位 2 个因子将

擦音划分为 4 组。其中，发音部位为舌尖后、舌面前的部分擦音被单独分出，具体原

因还有待探究。

本次实验中所用的录音样本与《新化方言研究》中记录的音系已时隔二十年左

右，新化方言的面貌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次调查中的录音也表现出了不稳定性，

新化方言仍处于变化之中。未来可以结合新化方言的以往研究，对新化方言擦音系

统进行历时研究，观察擦音变化的路径、影响擦音变化的因素，以及变化后稳定擦音

系统得以保持的特征。此外，还可以增加发音人、重复念发音字表以及调查自然句

中擦音发音状况等，进一步排除所得录音的不稳定性；也可以加入擦音谱重心等其他

参数，对擦音进行更全面的调查。

附录

新化擦音发音字表

/f/ 闻 /s/ 虽 /ʐ/ 神 /ʑ/ 县

/f/ 符 /s/ 水 /ʐ/ 受 /x/ 灰

/f/ 费 /s/ 腮 /ʐ/ 仁 /x/ 凯

/f/ 化 /s/ 洒 /ʐ/ 时 /x/ 喊

/f/ 非 /z/ 词 /ʐ/ 惹 /x/ 坏

/f/ 花 /z/ 诵 /ʐ/ 豉 /x/ 海

/f/ 夫 /z/ 旬 /ʐ/ 热 /x/ 方

/f/ 富 /z/ 饲 /ʐ/ 然 /x/ 吓

/f/ 府 /z/ 谁 /ʐ/ 染 /x/ 哈

/f/ 服 /z/ 随 /ʐ/ 善 /x/ 狭

/f/ 翻 /z/ 垂 /ɕ/ 修 /x/ 喝

/f/ 返 /z/ 耸 /ɕ/ 休 /x/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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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v/ 跪 /z/ 循 /ɕ/ 兄 /x/ 货

/v/ 葵 /z/ 巡 /ɕ/ 烧 /x/ 活

/v/ 话 /z/ 荀 /ɕ/ 锈 /x/ 黑

/v/ 逵 /z/ 颂 /ɕ/ 写 /x/ 好

/v/ 符 /z/ 讼 /ɕ/ 仙 /ɣ/ 开

/v/ 华 /ʂ/ 扇 /ɕ/ 书 /ɣ/ 和

/v/ 凡 /ʂ/ 声 /ɕ/ 伤 /ɣ/ 火

/v/ 雾 /ʂ/ 师 /ɕ/ 树 /ɣ/ 回

/v/ 互 /ʂ/ 湿 /ɕ/ 竖 /ɣ/ 黄

/v/ 壶 /ʂ/ 闪 /ɕ/ 现 /ɣ/ 害

/v/ 饭 /ʂ/ 手 /ɕ/ 险 /ɣ/ 红

/v/ 烦 /ʂ/ 身 /ʑ/ 上 /ɣ/ 黑

/v/ 环 /ʂ/ 舌 /ʑ/ 署 /ɣ/ 鞋

/s/ 税 /ʂ/ 设 /ʑ/ 树 /ɣ/ 换

/s/ 散 /ʂ/ 沈 /ʑ/ 贤 /ɣ/ 下

/s/ 苏 /ʂ/ 圣 /ʑ/ 杏 /ɣ/ 河

/s/ 僧 /ʂ/ 胜 /ʑ/ 行 /ɣ/ 贺

/s/ 四 /ʂ/ 肾 /ʑ/ 殊 /ɣ/ 祸

/s/ 蓑 /ʐ/ 认 /ʑ/ 形 /ɣ/ 后

/s/ 岁 /ʐ/ 若 /ʑ/ 雄 /ɣ/ 厚

/s/ 沙 /ʐ/ 日 /ʑ/ 寿 /ɣ/ 喉

/s/ 三 /ʐ/ 剩 /ʑ/ 肉 /ɣ/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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